
085

收稿日期：2020-02-12
* 作者简介：孙昕霙，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健康教育，E-mail：
xysun@bjmu.edu.cn。

[ 摘   要 ] 从自我呈现的理论角度出发，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网民为自己的微信头像戴口罩这

一现象为案例，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对社交媒体头像使用背后的自我呈现策略进行分析，发现用户在社

交媒体中自我呈现动机主要为传播信息、自我满足和身份认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可以充分

利用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呈现动机，以达到科学传播与普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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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戴口罩”是专家

提出的个人防护建议首要原则之一。口罩是

预防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重要防线，可以有效

地阻挡含有病毒的飞沫，降低新型冠状病毒

的感染风险 [1]。人们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戴上了

口罩，部分人给自己的微信头像也戴上了口

罩，口罩的款式和戴法也各不相同。这一行

为以社交媒体为载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传播了个人防护知识，提升了疫情期间公

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本文重点关注疫情期间青年用户将微信

头像戴上口罩这一现象，根据性别、年龄、

学历、职业及微信头像戴口罩与否，选取了

10 位访谈对象，运用深度访谈法，辅以文献

分析与参与式观察，分析给微信头像戴口罩

这一行为背后的社会参与机制，以及人们在

社会交往时为了建构自我形象和维持社会连

接的自我呈现动机，试图为社交媒体时代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科学传播提供借鉴参考。

1 从现实到虚拟：自我呈现的媒介场景变化
自我呈现是社会交往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任何关系都是通过社会交往连接实现的 [2]。马

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提

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要

想探寻自我的本质，就需要理清彼此之间是

如何联系的。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首次提

出“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和“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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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他认为“人

生就是一场表演，社会就是舞台，全体成员是

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人们为

了达到自我形象在他人认知中的“预期印象”，

在社会互动中对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进行选择，

以促成对自我呈现的印象管理 [4]。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互动的场所是明确

且固定的物理空间，互动过程也发生在面对

面的实际交流中。戈夫曼将日常生活环境分

为“前台”和“后台”两个区域，在前台，

人们往往努力表演，向他人表达自我有意表

达的内容，呈现出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

形象；后台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在这里，

人们可以不受社会地位和扮演角色的约束，

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自我。

在 互 联 网 时 代， 人 们 自 我 呈 现 的 媒 介

场景从现实生活转移到了虚拟网络，约书

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认为 “媒

介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类行为的变化，

电子媒介可以有效地重新组织社会环境和削

弱现实环境及物质场所间的联系” [5]。在日常

生活中，表演的前台是人们面对面交流的特

定场景；在网络平台上，前台转移到了社交

应用的个性化界面和个人创造的符号环境中，

前台被虚拟化。同时，前台的呈现也从语言、

表情、肢体动作等转变成了文字、图片、音

频、视频等“面具化”的文本符号 [6]。这种

转变模糊了面对面交流的即时感，使得呈现

行为具有一定的延时性，减少了呈现的失误，

加强了呈现行为的可控性。因此，基于社会

化媒体的自我呈现拥有较大程度的自由去制

造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控制他人对自我

印象的形成 [7]。

2 从语言到图像：社交网络头像的话语表达
在 20 世 纪 30 年 代， 马 丁· 海 德 格 尔

（Martin Heidegger） 就 曾 预 言“ 世 界 图 像 时

代”的来临，他认为“从本质上来看，世界

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世

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8]。随着“读图时代”的

到来，图像在信息传播中占据新的制高点，

成为人们传播信息、娱乐消遣及认知环境的

主要方式。图像作为一种视觉语言，没有认

知门槛，不受受众文化水平高低的限制，可

以在任何人群中传播交流；同时图像还是一

种艺术符号，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可解读的多

义性等特征。戈夫曼指出了两种表达自我的

途径：一种是直白的言语；另一种是通过视

觉外表含蓄的“释放”出去 [9]。社交媒体头像

就是人们在虚拟世界中为了表达自我戴上的

符合社会要求的“面具”，通过视觉传播进行

含蓄表达。

移动社交网络的社交实践依托于移动终

端的屏幕，社交媒体账号的身份标识也遵循

着视觉化的呈现要求。目前社交媒体账号的

身份标识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和视觉符号系统。

例如微信，其身份标志的外在结构就由一个

只能修改一次的微信号、一个可无限修改的

昵称、一个图片头像和一个可进行社会关系

链接的二维码四部分构成，作为视觉符号的

头像在社交账号的身份识别中承担了自我呈

现和意义传达的任务。

由于微信是建立在用户的强关系网络中，

微信好友彼此知道对方在现实世界的真实身

份，所以网络的匿名性在此被消解，神秘性

消失，用户之间可以通过修改备注记录真实

信息，但是个人头像却不能备注，即个人头

像享有强制的显现权，在这一层面上，用户

头像成为了比语言符号更具有话语表达强度

的媒介 [10]。在疫情期间，这样的视觉符号就

在微信中起到了独特的传播效果。

3 疫情期间“微信头像戴口罩”现象的归因
社交媒体头像是用户身份的象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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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呈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社交网

络头像的选择不会是任意而为，而是用户经

过了层层的筛选与把关。社交媒体头像往往

映射了用户的性格和情感，因此对于这一行

为归因，可以发现用户在社交网络自我呈现

的规律。

彼特曼（Pittman）等人将人们在日常交

往中的自我呈现方式大致分为以下五种：讨

好、请求、威吓、尽职、模范 [11]。董晨宇等

人通过自我陈列、流露隐藏、观众隔离和品

味表演者四组关键词讨论了互联网自我呈现

的重要变迁 [12]。在郑泰镇（Taejin Jung）等人

的研究中发现，在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动机主

要为娱乐消遣、消磨时间、专业提升与自我

表达 [13]。姜永志等人的研究中发现网络中的

自我呈现动机还有关系维持、避免焦虑、情

感支持等 [14]。

在社交网络中，社交头像的选择以受众

期望的自我呈现为标准，满足用户的社交网

络需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微信用户为

自己的头像添加口罩，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

表达需求。笔者通过对 10 名微信用户深度访

谈将疫情期间“微信头像戴口罩”现象归因

为以下三种：信息传播的出口、自我满足的

载体、身份认同的参与。

3.1 信息传播的出口

宣传。在疫情还未暴发的时期，就有官

方医学机构呼吁大家“戴口罩、勤洗手”以

防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感染。但是由于疫情

还没有扩大，权威性的官方媒体还没有对此

事件进行详细报道，所以大部分人还没有对

疫情付诸应有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有

不戴口罩去公共场合的现象。这时，对疫情

情况了解且重视的微信用户就为自己的头像

添加了口罩。被访者 4 表示：“刚开始给头像

戴口罩是因为想呼吁大家形成一种戴口罩的

意识，起到一种宣传作用，引发大家的好奇：

你为什么戴口罩？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在初

期对疫情情况了解不全面。而我们是年轻人，

经常泡在网上，信息的检索和筛选能力比较

强，所以我们会比较早地获取关于疫情的正

确消息。父母出于对孩子的关心会对头像提

起疑问，这时，我们就可以把疫情的严重性

和疫情的防护措施说给他们听。”被访者 5 也

表示：“在新冠肺炎高发前，很多亲戚都不注

意戴口罩，没有引起重视，戴口罩的头像可

以帮助提醒他们。”被访者 7 也用“倡议”来

描述此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像一种倡议，提倡大家关注这次疫情，加强

自我防护防范”。因此，初期的戴口罩行为是

一种“无声的宣传”，用户企图通过“给头像

戴口罩”这一行为阐明用户自己的观点和态

度，传播在疫情期间需要“戴口罩”的科普

内容，使其余的用户重视并跟着行动，且早

期“宣传者”大多是较早获知疫情信息的年

轻人。

响 应。 随 着 疫 情 信 息 在 公 众 面 前 的 不

断公开与完善，又有部分用户意识到了戴口

罩对于自我防护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响应第

一批给头像戴口罩的宣传者，自发地为自己

的头像添加口罩。微信是基于现实社交关系

建立的强关系网络，所以微信好友之间的劝

服效果显著，越来越多的“旁观者”加入到

“宣传者”的队伍中，主动传播“出门要带口

罩”的自我防护原则。被访者 2 表示自己就是

看到朋友圈有大批好友戴上了口罩，自己也

戴上了口罩，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于疫情的了

解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注。

强调。被访者 2 称：“我在刷朋友圈的时

候看到很多好友都戴上了口罩，这加强了我对

‘出门要戴口罩’这一防护原则的印象。”在疫

情期间，用户出于对疫情的关注，朋友圈的内

容大多都与疫情相关，用户在打开朋友圈的时

候就会看到很多戴着口罩的头像发表和疫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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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内容，这时候就强调了出门要“戴口罩”

这一信息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很多用户为了

着重突出“戴口罩”这一防护原则选择为自己

的头像戴上口罩，体现出用户对于疫情的重视

程度在不断加深。出于这样的心理动因，给头

像戴口罩的用户数量不断上升，进一步凸显出

戴口罩这一行为的重要性。

3.2 自我满足的载体

自我展示、形象塑造。自我展示和形象

塑造是印象管理的基本形式，即个体会选择

合适的言行举止或服饰打扮自我美化，从而

增加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吸引力。微信头像

是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印象管理的方式之

一，被访者 2 表示：“我的头像是我找朋友手

绘的我的照片，可以说是一种我想象中理想

自我的呈现。”在此次疫情期间，微信用户通

过给自己的头像添加口罩，一方面可以体现

自己对疫情的关注，从而塑造自己是关注公

共卫生事件的社交媒体形象，被访者 3 表示：

“这种行为表现了我对疫情的关注，也有对自

己置身事中的焦虑、共情的思考，在现实生活

中，我也是身处其中戴着口罩的一员，卷入度

很高，所以给自己的头像戴上了口罩。”另一

方面这种行为也是彰显自我身份的一种表现，

被访者 10 表示：“因为自己是一名医学生，所

以给自己的头像戴上口罩可以显示自己的专业

身份。”除此之外，在这段时间内疫情的防护

是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关注疫情”这样的形

象塑造符合大众的审美取向，这也是大家选择

将自己的头像戴上口罩的原因之一。

缺憾补足、避免焦虑。由于疫情暴发的

突发性，现实生活中的口罩供不应求，各大

药店甚至贴出“口罩已脱销”的告示。许多

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购买到口罩，从而无法

进行有效的防护。微信头像作为用户在社交

媒体平台主要的身份标识，是用户进行视觉

展现的主要场地，当用户在进行人际互动时，

头像是一直伴随的状态。因此，从根本上说，

头像代表着用户自身存在于社交网络之中，

是用户的一种隐性身份建构。当无法在现实

生活中满足自我需求，人们就转而在互联网

中进行缺憾补足，为自己的头像戴上了口罩，

获得一种虚拟的“拥有感”，从而缓解现实生

活中的焦虑。

娱 乐 消 遣、 消 耗 时 间。 尼 尔· 波 兹 曼

（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阐释了电

视的泛娱乐化现象，“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

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不仅

电视如此，互联网中也随处可见泛娱乐化的

现象。在疫情暴发期间，正逢中国春节，根

据国务院规定，人们享有自 1 月 24 日起 7 天

的假期，但是随着疫情不断升温，假期延长，

同时为了各地有效的安全防护，许多省份都

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

假期中，人们被要求“不出门就是对国家最

大的贡献”，于是大量的用户通过互联网减

压，当用户看到有众多戴着口罩的微信头像，

出于猎奇、娱乐的心理，也为自己的头像戴

上了口罩。一方面，这种行为可以作为打发

时间的消遣，但是另一方面出于娱乐心理为

头像戴上口罩是对严肃话题的意义消解，会

使其丧失原本的行为价值。被访者 2 表示：

“我自己选择给微信头像戴口罩纯属跟风好

玩，因为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偏向于娱乐化，

对疫情实际的帮助作用不大。而且我发现在

我的朋友圈中戴口罩的人大概是 60%，都是

同龄人，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对疫情的关注，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微信用

户，上网的主要目的还是娱乐消遣多一些。”

3.3 身份认同的参与

从众心理。群体成员的行为，通常具有

跟从群体的倾向，当群体中的个体发现自己

的行为和意见与群体不一致时，会感受到一

种压力，这种压力会促使他趋向与群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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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的用户和其添加的好友构成了一个群体，

当用户发现其好友都给自己的头像戴上了口

罩后，用户由于不愿标新立异，从而感到被

孤立，于是也给自己的头像添加了口罩。人

是社会性动物，遵循社会规则，获得社会群

体的认同是基本需要，因此从众可以获得身

份认同，从而有一种“我没有错”的安全感。

被访者 3 表示：“如果我的微信好友中没有人

戴口罩，我大概率也不会，我觉得我的行为

有一定的从众性。”被访者 1 不愿意给自己的

头像戴口罩的原因也是认为这是一种“随大

流”的行为，“我不会去随大流，我也不想让

别人觉得我是随大流的人，所以我不会给我

的头像戴口罩。即使别人编辑好照片给我我

也不会换头像，我觉得我的做法是一种理智

行为，因为本质上我觉得这个行为没有太大

意义”。

关系维持。社交媒体网络正在重组人们

的日常生活，在社交媒体网络结构中，个体

在不断接纳和排斥人和物的过程中重构了与

人和社会的关系，同时产生身份间的认同交

错 [15]。由于社交媒体中的交往是“缺场”的

交往，所以个体的角色定位和身份认同较之

于现实生活产生变化。为了维持原有的社会

关系，用户会在社交媒体中采取一些行为。

在疫情期间，微信用户看到自己的好友戴上

了口罩，为了维持“缺场”的社会交往，自

己也会选择戴上口罩，以此缓解虚拟的社会

关系带来的焦虑感，从而营造更为舒适的社

交环境。

情感支持。在个体的身份认同过程中，

群体的行为会促使个体积极或者消极地参与

到集体的实践活动中。在疫情期间，当用户

为自己的微信头像戴上了口罩，就意味着宣

称我存在于戴口罩这个集体中，一方面完成

了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戴口罩

这个行为也成为了一种对于集体实践活动的

情感支持。被访者 8 表示：“我觉得这个现象

是大家在互联网上的狂欢，在线参与抗疫活

动我个人觉得是一件挺酷的事，所以我也参

与进来了，以示我对朋友们的支持。”被访者

8 将自己的微信好友看做是自己的“朋友”，

因为“朋友”集体的狂欢，所以自己也选择

参与其中，与大家一同完成这场仪式。

4 总结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社会各个领域都带

来了革命性的变革，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进行

自我建构和社会交往的新场域，这场变革不

仅改变了社会关系的连接方式，也改变了自

我呈现的动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微信头像戴口罩”

的现象作为一种社交媒体中个体的自我呈现

形式，使得“勤洗手、戴口罩”这一自我防

护原则得到广泛传播，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科学传播与普及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的社交媒体

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内容的制造者与

传播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微信头像

戴口罩”行为的行动主体就是广大微信用户，

用户们出于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动机为自

己的头像戴上了口罩，将“疫情期间‘戴口

罩’为自我防护原则”的科普信息进行传播，

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人们戴口罩意识的萌发

和行为的产生。在今后的科学传播与普及中，

可以充分利用人们在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传播、

自我满足和身份认同的呈现动机，达到科学

传播的目的。例如，生产一些适合在社交媒

体中“短、频、快”传播的科普内容，交由

社交媒体用户传播，满足其将社交媒体作为

信息传播出口的呈现动机。在科普内容选择

上，趣味性和互动性的内容是社交媒体用户

青睐传播的内容，此类内容契合了用户娱乐

消遣等自我满足的需求。除此之外，具有大

移动互联网社交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普 <<< 杨梦琳    高大蕊    钮文异     孙昕霙

《科普研究》2020（1）20200323-五校改.indd   89 2020/3/23   15:37:29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090

2020 年第 1 期  总第 084 期

众性和时新性的内容便于社交媒体用户塑造

符合社会他者期望的自我形象，以达到身份

认同的呈现动机，也是适合在社交媒体中传

播的内容类型。

“给微信头像戴口罩”这一行为之所以

在社交媒体中以衍生的方式不断复制、传播，

“图像”作为传播载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

着数字多屏化的推行，人们的媒体接触习惯

也在发生改变，不仅对互动的体验感有了更

高层次的要求，也更倾向于接受可以快速记

忆、理解的视觉信息，如图片、视频等。除

此之外，快节奏的生活情景、碎片化的传播

空间也促使图像符号广泛传播，运用图像等

视觉符号及可视化处理可以将大量相关数据

和信息汇集起来，给用户直观的视觉感受，

丰富科学传播和普及的内容与形式，提升用

户的在场感 [16]。此次疫情期间，一则被广泛

传播和阅读的短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

即充分利用可视化、图像呈现技术使得关于

新冠病毒的“硬”知识生动且有趣，为大众

接受 [17]，被网友称为新冠肺炎的“最硬核”

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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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presentation，this article took as a case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users wearing a mask on their WeChat avatar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and employed 

in-depth interview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of self-presenting behind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vatar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users’motivation for self-presentation in social media is mainly 

related to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self-satisfaction，and identity. In the cas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social media users’self-presentation motivation can be 

fully appli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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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combating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COVID-19），high-quality short 

videos on wearing masks could help promote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minding their way of wearing 

masks correctly and reasonably.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n such short videos released on typical 

science communication platforms，the social effec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ion context of 

three types of videos are studied，and the circumstances or the reasons for which cognitive mistakes that 

occur in communication are discussed. Finally the enlightenment for bo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reations 

and media communications are elaborated from four aspects：the contents of 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ust b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xt；the scientific review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social media platform；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database should be built and 

developed from fragmental knowledge to systematic knowledge collection；and the cultivation of rational 

scientific thinking should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goal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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